
　
第 55卷　第 6期

2002 年 11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55.No.6
Nov.2002.700706

　○世界历史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
 

赵　　林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武汉 湖北 430072)

[作者简介] 赵　林(1954-),男 ,北京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

师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

[摘　要] 从公元前 2000纪初到公元后 15世纪这漫长的 3 000 多年时间里 ,游徙于欧亚

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对南部定居的农耕世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入侵活动。农 、牧世界之间

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冲突和融合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

响 ,它不仅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 ,构成了历史自身发展运动的重要动力 ,而且导致了文明域

界的扩展 ,使得越来越多的“化外之地”被裹挟到文明的历程中 ,从而为人类历史从区域史 、国

别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奠定了必要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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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大世界的对垒与文明扩展的“酵母”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 ,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 ———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

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 15 、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 ,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

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 ,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

的结果。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 。相对而言 ,游牧民族骁勇强悍 、性情凶野 ,长

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 ,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

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 ,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然

亦各有分地。毋文书 ,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 ,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 ,用以食。士力能弯弓 ,尽

为甲骑。其俗 ,宽则随畜 ,因射猎禽兽为生业 ,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 ,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

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

和等待一年的收成 ,那是很困难的 。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 ,如果以流汗的方

式得之 ,未免太文弱无能了。”
[ 1]
(第 62-63 页)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

发生 ,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入赘”的方式而实现的 ,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

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 ,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 ,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 , “日出而作 ,日入

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 、自给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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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 ,安土重迁 ,彼此隔绝 ,具有极其狭隘的地方性特点 。然而另一方面 ,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却比

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出更为丰盛的生活资料 ,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可能从基本的生存劳作中

解脱出来 ,去从事冶炼 、建筑 、水利灌溉 、商业贸易 、社会管理 、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活动 。人类最

初的几个文明(即汤因比所说的“亲代文明”)都是从定居的农耕世界的文化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 ,

至于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子代文明 ,则都是在这些亲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

交”而衍生出来的。在 15 、16世纪以前 ,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 ,时常受到强悍的游

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 。但是 ,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 ,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 ,每

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 ,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 ,在漫长的历

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 ,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 。

在公元前 2000纪中叶以前 ,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 、尼罗河流域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 、印度

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 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 。这个狭长地带由

于雨水充沛 、气候适宜 ,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 。这 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占的地域非常有限 ,

它们由西向东一线摆开 ,集中地分布在大约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 。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 ,多为荒芜的

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 ,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 。“在亚欧大

陆 ,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 , ……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 ,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 ,东起自西伯利亚 ,

经我国的东北 、蒙古 、中亚 、咸海里海之北 、高加索 、南俄罗斯 ,直到欧洲东境 ,也是自东而西 ,横亘于亚欧

大陆的居中地带”
[ 2]
(第 187 页),从而形成了南农北牧 、南富北穷的两大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垒 。

从地域范围上来看 ,农耕世界如同文明的“酵母” ,被包围在游牧世界的巨大“面团”之中。随着农耕

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 、冲突和融合 ,这些文明的“酵母”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

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 ,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

过来被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 ,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文明的这种“发酵”过程呈现

为时空坐标上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 ,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 。文明范

围在空间坐标上的蔓延扩散过程的同时 ,也就是文明形态在时间坐标上的更迭嬗变过程。通过游牧世

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双向征服活动(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和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文化

征服),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 ,使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区域逐渐联结为

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 ,进而使得民族史和国别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

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更替嬗变 ,引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种和新性状的产生 ,最终促成了历史自身

的发展运动。

二 、印欧语系游牧者的入侵狂飙

从公元前 15世纪到公元后 15世纪这漫长的 3 000年时间里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的武

力冲击共有三次 。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 2000纪初叶 ,入侵者主要是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诸游牧民

族。这些操原始印欧语言的游牧民族最初生活在黑海和里海周围 ,从公元前 2000纪初叶(甚至更早)开

始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扩张 。最先是赫梯人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 ,建立了帝国 ,从而在

闪米特语系的巴比伦帝国和含米特语系的埃及帝国之间插入了第一块“雅利安楔子”。不久以后 ,喀西

特人和胡里特人分别从扎格罗斯山区和亚美尼亚高地侵入美索不达米亚 ,前者攻占了巴比伦的都城 ,建

立了巴比伦第三王朝(约公元前 1518—前 1155 年);后者则在巴比伦与赫梯之间建立了米坦尼王国。

到了公元前 2000纪后期和公元前 1000纪 ,欧亚大陆上的印欧语系各游牧民族开始向西 、南 、东三个方

向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运动 。在西方 ,色雷斯人 、伊利里亚人 、希腊人(包括爱奥尼亚人 、阿卡亚人和多利

亚人等)进入巴尔干半岛 ,意大利人进入亚平宁半岛 ,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人来到东部欧洲和波罗的海

南岸 ,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则分别深入到多瑙河 、莱茵河流域和高卢 、西班牙腹地。在南面 ,米底人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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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进入伊朗高原 ,并先后侵入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建立起米底王国和庞大的波斯帝国(阿契美

尼德王朝)。另一支印欧语系的游牧者则取道伊朗高原而冲入印度河流域 ,这些身材高大 、白肤碧眼的

侵略者与印度河流域身材矮小 、皮肤暗黑的土著达罗毗荼人经过长期的混杂 ,成为今天印度人的祖先。

向东冲得最远的一支印欧人甚至越过了天山屏障 ,到达中国西部的帕米尔高原 ,这支印欧人所建立的国

家后来被中国人称为吐火罗或大夏(即巴克特里亚)。

“公元前 2000纪 ,欧亚大陆正处于一个骚动时期 ,即游牧民入侵 、古老的帝国被推翻 、旧的社会制度

瓦解的时期 。骚动是猛烈的 ,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 ,公元前 2000 纪是古代文明从

历史舞台上消失 ,由古典文明取而代之的过渡时期 。”
[ 3]
(第 149 页)这种大骚动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发

起第一次大冲击的结果 ,这次大冲击断断续续地从公元前 18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6世纪 ,并形成了

两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发生于公元前 18世纪以后的 200年间 ,在此期间 ,赫梯人 、喀西特人 、胡里特人

等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入主小亚细亚 ,爱奥尼亚人和阿卡亚人则冲入爱琴海地区 ,并在稍晚些时候毁灭了

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另一些印欧语游牧者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伊朗高原 ,向印度和东方的迁徙活动

也于此时开始。第二个高潮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1250年—公元前 950年间 ,它的前奏曲是卢卡人 、阿卡

亚人等“海上民族”对埃及和地中海东岸诸国(赫梯 、腓尼基等)的劫掠和入侵 ,而“海上民族”对地中海沿

岸地区的侵掠说到底又是一支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多利亚人南下浪潮挤压的结果。在这次冲击高

潮中 ,粗犷野蛮而精力旺盛的多利亚人摧毁了由他们的游牧先驱者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 ,致使希

腊社会经济萧条 、人口流失 ,各种文化制度瓦解 ,倒退到一种黑暗的蒙昧状态中。这种蒙昧状态一直延

续到公元前 800年左右希腊诸城邦崛起时才结束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由于赫梯帝国的衰落而留下

来的真空地带 ,很快就由闪米特语系的游牧民族———阿拉米人和希伯来人填补上了;而另一支闪米特游

牧者迦勒底人则极力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进行渗透 。稍晚些时候 ,欧亚草原上新崛起的印欧语系

游牧者米底人和波斯人也先后趁着这次冲击高潮的余波冲入伊朗高原 ,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美索不达米

亚和叙利亚富饶的沃土 ,并最终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波斯帝国。在印度河流域 ,前此

已侵入哈拉巴文明地区的雅利安人开始了与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和文明化改造过程 ,这

个过程虽然不像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的暴力征服活动那样充满了血腥味 ,但它对于后来的印度文明

的深刻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四大《吠陀》书和婆罗门教就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见证 ,它们后来以否定的

方式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 ,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导致了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复兴 。与此

同时 ,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另一边 ,来自西部高原的 、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从游牧生活方式向农耕

生活方式转化的周民族 ,实现了对商王朝的政权更迭。而周王朝自建立以后 ,其西北边界始终受到诸戎

狄部落的骚扰 ,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最终又导致了西周的覆灭 ,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之后促成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汉帝国的产生 。在这些不断威胁中国西北边境的戎狄部落

中 ,有一支就是后来成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第二次大入侵的主力军的匈奴人 。

从公元前 2000纪初至公元前 1000纪中叶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 ,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

长久 、成分最复杂 、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 。这场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印欧语系

的诸游牧民族 ,此外还有闪米特语游牧者和中国西北部的诸戎狄部落 ,而它的承受面则是从西至东分布

在旧大陆整个农耕地带上的所有亲代文明国家。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新

旧文明的更迭)和文明地域的扩展 。从文明形态更迭的时间坐标上看 ,米诺斯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

印度哈拉巴文明 、中国夏商周文明等亲代文明灭亡了 ,古代埃及文明无可拯救地衰落下去 ,在旧文明的

废墟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罗马 、波斯帝国 、古代印度和中国秦

汉帝国。从文明域界扩展的空间坐标上看 ,文明的地域范围从北回归线至北纬 35度的狭长地带向北扩

展到多瑙河—高加索 —药杀水(今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 ,大约扩展了 8至 10个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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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匈奴人的西进运动与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

如果说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主要是由游徙于欧亚大草原中部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

发起的 ,那么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主力军却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这次入

侵浪潮的矛头虽然也是指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 ,但是其推进趋势却是从东向西的波浪式展开。

如同多米诺骨牌运动一样 ,这次民族大迁徙活动呈现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欧亚大草原上的几乎所有的

游牧民族都被卷入到这场来势汹汹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浪潮中。匈奴人从公元前 2世纪(甚至更早)

到公元后 4世纪不间断的西进运动促成了欧亚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西徙 ,最终导致了整个古

典文明体系的崩溃。

中国华夏苗裔自商周之时即已与匈奴发生联系。范文澜先生写道:“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

狄族的入侵。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 ,陕西西部北部 ,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 。商周人称他

们为戎狄 ,又称为鬼方 、混夷 、犬戎 、犬夷 、獯鬻 、玁狁 ,表示对他们的憎恶(战国以后称胡 ,又称匈奴)。”
[ 4]

(第 153 页)先秦史料中有关于武丁伐鬼方 、季历伐鬼戎 、太王事獯鬻 、文王事昆夷 、宣王伐玁狁的记载。

周都镐京 ,接近戎狄活动之地 ,戎狄族曾多次骚扰周朝疆域 ,对农耕社会的定居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

带来了破坏性的灾难 。《诗经·小雅·采薇》曰:“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启居 ,玁狁之故。”西周与戎狄

之间的冲突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就是被戎狄杀死于骊山之下 。春秋

战国时期 ,戎狄与华夏列国曾多次交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为防御戎狄即匈奴人的侵犯 ,在列国北部

旧城墙的基础上修筑了万里长城 ,并不断地徙谪戍边 ,以实边塞 ,构成了阻止匈奴南犯狂潮的坚固屏障。

到了秦末 ,国内烽烟迭起 ,“诸侯畔秦 ,中国扰乱 ,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 ,于是匈奴得宽 ,复稍度河南

与中国界于故塞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汉高祖平定宇内后 ,匈奴更成为中国之大患。自高祖至

孝文帝 ,汉朝在匈奴的强劲攻势面前基本上持防御政策 。从汉武帝到东汉和帝之间 ,汉政府开始采取主

动出击的姿态 ,派遣大军深入漠北和西域 ,屡破匈奴 ,设立朔方郡和酒泉 、武威 、张掖 、敦煌等河西四郡 ,

广置边塞烽燧系统。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 ,部分匈奴(北匈奴)不得不向西迁移 ,从而拉开了游牧世界对

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入侵的序幕 。

在匈奴人的西进浪潮面前首当其冲的是原来游牧于敦煌以西的大月氏人。公元前 2世纪时 ,大月

氏人就迫于匈奴人的挤压而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与天山山脉组成的自然屏障进入中亚 ,征服了大夏(巴克

特里亚王国),并与当地居民相混杂 。公元 1世纪中叶 ,大月氏五个部落中最强大的贵霜部落兼并了其

他四部 ,建立了地跨中亚细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另一支停留在乌浒河(今阿姆河)畔的

大月氏人则与西进的匈奴人相混合 ,形成了 哒即所谓白匈奴。公元 5世纪初 , 哒人由中亚南下 ,侵

入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地区 ,对波斯人的萨珊王朝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 ,最终摧毁了笈多王朝并破坏了

“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

公元 2世纪以后 ,匈奴人由中亚继续向西 ,稍后进入伏尔加河流域 、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一带 。原

来栖居于此的阿兰人被迫转向西南 ,与日耳曼部族中的汪达尔人混居 。公元 374年匈奴人跨过顿河 ,进

入东哥特人等日耳曼游牧部落的活动区域。野蛮的日耳曼游牧民族抵挡不住更为强悍的匈奴游牧者的

强大攻势 ,在征得罗马帝国统治者的许可之后越过多瑙河 ,进入罗马帝国境内。罗马帝国之所以同意日

耳曼人进入其境内 ,是为了缓解兵源匮乏之忧 ,企图利用这些勇猛的日耳曼游牧者为其戍边。然而曾几

何时 ,野性未泯的日耳曼游牧者就掉转头来成为进犯罗马帝国的急先锋 ,拉开了西罗马帝国毁灭的序

幕。为匈奴人所迫和继匈奴人之后 ,日耳曼各部落(东哥特人 、西哥特人 、汪达尔人 、苏维汇人 、法兰克

人 、勃艮第人 、盎格鲁人 、撒克逊人 、伦巴第人等等)以及阿兰人 、阿瓦尔人 、马札尔人等欧亚草原上的游

牧者纷纷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帝国 ,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古典文明的终结。

在东方 ,汉帝国在抵御匈奴人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中虽然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 ,但其精力也逐渐消

·703·　第 6 期 赵　林: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



耗殆尽。到了汉代末年 ,由于农民起义和诸侯迭起 ,曾经不可一世的汉帝国终于毁于战乱 ,而一度臣服

于汉朝的南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也乘机再度崛起。公元 316 年 ,匈奴首领刘曜夺取长安 ,晋朝遂告灭

亡。此后羯人 、鲜卑人 、氐人 、羌人纷纷入主中原 ,建立胡人政权 ,形成“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 ,导致了中

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的来临。

然而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故事至此并未结束 。由匈奴人引起的游牧民族大入侵

和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余波在中国晋王朝 、西罗马帝国和印度笈多王朝灭亡以后又持续了一

两个世纪之久 ,直到公元 7世纪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大唐王朝才从混乱局面中真正确立和重建起

来。然而就在这时 ,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支游牧民族 ———贝督因人又从农耕世界的南面对刚刚稳

定下来的旧大陆各文明中心发起了攻击 ,从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到阿拔斯王朝崛起的 100多年时间

里 ,阿拉伯人把他们的疆域扩大了几十倍 ,先后征服了亚美尼亚 、叙利亚 、两河流域 、波斯萨珊王朝 、埃

及 、北非 、西班牙和印度河西岸地区 ,并严重地威胁着西方基督教社会和拜占庭帝国 ,从此奏响了宗教时

代文明对垒的新乐章 。

概而言之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根本原因是处于强盛状态的秦汉帝国对企图东进

和南下的匈奴人入侵浪潮的有力遏制和坚决反击 ,而它的历史结果则导致了东起秦汉帝国 、西迄罗马帝

国的整个古典文明的覆灭 。从时间坐标上来看 ,第二次农 、牧世界大冲突和大融合促成了人类文明历史

从古典时代向宗教时代的过渡 ,具体地说 ,它导致了秦汉帝国 、大夏王朝 、笈多王朝 、萨珊王朝 、西罗马帝

国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代埃及文明的灭亡和衰落 ,并且在这些旧文明形态的废墟上促成了一批新文

明形态的产生 ,如唐宋帝国 、阿拉伯帝国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帝国。从空间坐标上来看 ,这次民族

大冲突和大融合使得游牧于欧亚大陆上的一部分匈奴人 、鲜卑人 、大月氏人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南的

日耳曼诸部族 、马札尔人和阿拉伯人进入农耕世界 ,摆脱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

活 ,文明的域界因此又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展了约 20个纬度 。

四 、来自欧亚大草原东北端的入侵狂飙

到公元 11世纪末叶 ,当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余波已经完全平息 ,前此侵入农耕地

区的游牧者逐渐放弃自己的野蛮习俗而普遍接受了农耕世界的文明生活方式时 ,欧亚大陆东北端的广

袤草原上又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大规模入侵浪潮。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

欧亚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人和突厥人 ,这次大入侵最初采取了日耳曼蛮族对付罗马帝国的方式 ,即通过充

当雇佣军的方式入主宗主国。这种和平渗透的工作是由一支突厥人 ———塞尔柱人来进行的 ,他们先是

受雇于阿拔斯王朝 ,后来却成为这个王朝的统治者 。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渗透严格地说来只能算是游牧

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一部冗长而低沉的序曲 ,虽然潜藏杀机 ,却并不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撼

力。这次大冲击的主旋律是由勇猛凶悍的蒙古人奏起的 ,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率领下 ,蒙古侵略

者的金戈铁马横扫了从中国东海到匈牙利的几乎整个欧亚大陆 。虽然蒙古人的征服如同昙花一现 ,为

期不长 ,但这次征服却像噩梦一般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第三次大冲击的压轴戏是由一

支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 ———奥斯曼土耳其人来主演的 ,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反串了两种历史角色:一

方面他们是伊斯兰教世界主动攻击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后一批穆斯林战士 ,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游牧世

界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最后一群牧羊人。

在蒙古人悄然崛起的 12世纪末叶 ,欧亚大陆的各文明中心都呈现出一派积弱不振和分裂混乱的局

面。在东方 ,宋王朝在辽(契丹)、西夏(党项)和金(女真)的轮番攻击下节节败退 ,一度不得不对金国俯

首称臣 ,偏安江南一隅。在中亚和西亚 ,曾经不可一世的阿拉伯大帝国已经分裂为许多分立交讧的穆斯

林王朝。在拜占庭帝国 ,君士坦丁堡不仅时时面临着穆斯林的威胁 ,而且也从假道东征的西方十字军的

大肆劫掠中饱受其苦 。至于西方基督教社会 ,则处于内部的教权与王权之争和外部的宗教战争(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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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的双重困扰之中。因此 ,当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挥师西侵和东犯时 ,除西方基督教社会以外的整

个欧亚大陆文明圈均在蒙古人(以及各支突厥人)的摧枯拉朽的入侵狂飙面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蒙古族在唐代被称为“蒙兀室韦” , “蒙古”一名最初见于邱处机的《西游记》 ,后为元史所沿用。“蒙

古”一词在蒙古语中的原义为勇悍无畏 ,一说为“银”(彭大雅 、徐霆:《黑鞑事略》曰:“黑鞑之国 ,号大蒙

古。沙漠之地 ,有蒙古山 。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 ,故鞑名其国曰银 。”)。蒙古人早期曾

居住于额尔古纳河上游地区 ,约在 8世纪时西迁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的草原地带 。1206年 ,蒙古

孛儿只斤部落的首领铁木真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斗统一了长期处于分散状态中的蒙古各部族 ,建

立了蒙古国 ,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不久以后 ,成吉思汗就开始向蒙古族过去的统治者金国发动战

争 ,1215年攻陷金中都燕京 。接着又掉头向西 ,攻打西辽和花剌子模 ,一直推进到里海地区和高加索;

向南跨越帕米尔高原 ,掳掠了印度的信德和拉合尔 。1222年 ,成吉思汗经由兴都库什山脉返回漠北 ,顺

势灭了西夏 ,以喀剌和林为都城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蒙古大帝国。

1227年 ,成吉思汗在武功显赫 、踌躇满志之时死去 ,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推行他的扩张政策。拔都 、

贵由 、蒙哥 、旭烈兀等相继率军西征 ,先后征服了俄罗斯 、波兰 、匈牙利 、吐番(西藏)、波斯 、叙利亚和巴格

达。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位 ,并把首都从粗犷荒凉的漠北小镇喀剌和林移至文明富庶的北京。

1279年奄奄一息的南宋政权终于被蒙古人所灭 ,从此以后 ,忽必烈潜心经营中国事务 ,西域的蒙古各部

则分裂为几个互不相属的汗国 ,各行其政。在里海和黑海以北的南俄罗斯地区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和

长孙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在中亚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及其后裔建立了察合台汗国;

在阿姆河以西直至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 ,旭烈兀建立了伊儿汗国;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

的地区 ,则是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这些汗国大多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联合体 ,靠着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统

治者来维系 ,缺乏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行政体系 ,因此它们后来又进一步分裂为一些更小的汗国。

事实上 ,自从 1260年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的军队击败蒙古大军以后 ,蒙古人的征服浪潮即已开始走向低

落。此后不久 ,接连发生的内部纷争(如 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国和钦察汗国之间的战争 、13 世纪末叶

窝阔台之孙海都对忽必烈元朝的反叛等等)使得蒙古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到了 1294年忽必烈去世

后 ,蒙古人的征服狂飙已成为强弩之末 。

到了 14世纪 ,日益萎缩和分裂的蒙古帝国如同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融化。窝阔台汗国早在 14

世纪初期就为元朝和察合台汗国所兼并;1353年中亚的伊儿汗国灭亡;1368年元朝覆灭 ,蒙古人被逐出

中原;在俄罗斯 ,莫斯科等公国的王公贵族们从 14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拒绝向金帐汗国的宫廷纳贡和效

忠 ,到了 1480年伊凡大帝使莫斯科公国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而察合台汗国则长期处于几大汗国

的左右夹击之下 ,一直处于分裂和积弱不振的状态 。虽然 14世纪末期帖木儿帝国的崛起曾一度造成了

蒙古大帝国中兴的假相 ,但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一样 ,帖木儿帝国也不过是夜空中的流星 ,一闪

而逝 。帖木儿死后 ,他的帝国迅速分崩离析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主乐章到此结束 。再

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奏起的悲壮尾声了 。

蒙古人的征服是人类历史上来势最凶猛 、波及范围最广泛 、为时最短且破坏性最大的游牧民族入侵

浪潮 。那些身材矮胖 、骁勇善战的黄皮肤蒙古人 ,以其高超精湛的骑术和骇人听闻的暴行 ,给从中国到

西欧的各个农耕文明圈中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蒙古人的征服活动虽然没有创造出一个独具

特色的新文明 ,但它却结束了一个时代 ,即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时代 。由于蒙古人在西征过

程中把中国的火药这一伟大发明带到了西方 ,从而使得后来的凶猛矫健的游牧骑兵再也不能在滑膛枪

的密集子弹面前任意地纵横驰骋。而继蒙古人之后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活动 ,与其说是表现

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 ,不如说是表现了伊斯兰教世界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冲击。当奥斯曼土

耳其人的锐利兵锋终于被遏制在维也纳的坚固堡垒之前 ,或者说当 15 、16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

的分水岭来临时 ,整个欧亚大陆已经泾渭分明地被划分为三大块:天山—喜马拉雅山以东是信奉儒家伦

理的大明帝国;从印度到小亚细亚直至欧洲的巴尔干半岛是穆斯林的天下 ,它包括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

·705·　第 6 期 赵　林: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



伊朗的萨菲帝国和囊括了小亚细亚 、叙利亚 、埃及 、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直至匈牙利的奥斯曼帝国;在旧大

陆的西端和西北端则是西方基督教世界 。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 ,使得已经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游牧地

区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与强大的农耕世界相抗衡了 ,游牧生活方式一蹶不振地衰落下去 。不

久以后 ,随着西方近代工业社会的崛起 ,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就开始取代了农 、牧世界之间的冲

突而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 ,分散的区域史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

最初如同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渺小脆弱的农耕文明 ,正是借助这三次游牧民族大入侵的反作用力把

自己的影响扩展到旧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文明通过野蛮而“发酵”的过程是如此地顽强和不可抵挡 ,以

至于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越过了公元 1500年这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以后 ,原来如同蔓草一般四处蔓延的

游牧民族反倒变得像 3 000年前的农耕世界一样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了。接下来的历史就是关于新崛起

于旧大陆西北隅的工业世界怎样一大片一大片地把汪洋大海一般的农耕世界从地图上抹掉的故事 。我

国著名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认为:“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 ,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由各种族 、各地

区 、各国家之间相互闭塞的历史 ,发展到有联系以至于密切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史 ,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

的 ,它是历史自身漫长发展的结果。”
[ 2]
(第 185-186 页)从这种发展的世界史观来看 , 3 000年来游牧世界

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只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冗长的序幕 ,15 、16世纪以后开始的工业世界对农

耕世界的征服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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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time span about 3000 years from 2000 B.C.to 1500 A.D., the nomadic nations in

the north of Eurasian continent invaded three times the ag ricultural nations in the south in an ex tensive

scale.The three great conflicts and subsequent conf lations betw een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nations have

g reat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history .These conf licts

and conflations , as the an g reat fo rce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 ry itself , leads to the transformat ion

of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s as w ell as the extension of civilized range.As a result , more and more

barbarian nat ions are throw n into the flood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 proceeds from

regional and national history to the w orld histo ry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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